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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多时，熊仁义已经将车子停在金桥路
有上岛的那个广场上。

熊仁义视力向来良好，当年的 !"#绝对
有成为航空兵的潜质，如今虽然有些老花，但
看远处却还是那种纤毫毕现的感觉，只一眼，
便看到了坐在沙发上的矮子，还看到矮子正
在闭目养神。

当矮子终于结束了愉快的咀嚼，
打着饱嗝用上岛餐巾纸抹着嘴巴时，
熊仁义才一边为矮子倒着龙井，一边
尽量轻描淡写地问了一句：“矮兄，事
情基本清楚了？”
“老熊，不是基本清楚了，而是全

部清楚了，是彻底清楚了。”矮子自信
满满地回答。
“哦？怎么个清楚法？”“用句阿拉

伲子跟我讲的闲话说，他们在玩姐弟
恋，就是当年谢霆锋与王菲的那种。”
“真是这样？”“绝对是这样，老

熊，就是姐弟恋，或者用阿拉伲子的
闲话讲，也叫做捣糨糊。”
“说细节。”“老熊，从侬托我搞清

爽这桩事体到现在，时间两个月不到
一点，对不对？我尽管营养不良，但记事体却
是一清二楚。侬寻到我屋里厢辰光应该是 $

月 %&日，今朝是 '月 %(日。$(天里厢，小赤
佬跟倷小女人一共约会十次，平均每五天一
次，频率介快，勿是糨糊又是什么？”
“告诉我十次的约会地点。”熊仁义不动

声色地说。
“约会地点尽管还没有情人旅馆，但全

是有情调的地方，譬如星巴克、譬如两岸咖
啡、譬如新天地、譬如派克 )* 这些地方，如
果勿是谈情说爱，勿是明修栈道、暗……暗
走陈仓……”
“暗渡陈仓。”“对、对、对，暗渡陈仓，就是

暗渡陈仓。老熊侬到底是读过华师大夜大学
的，阿拉格种人跟侬完全没得比啊。如果勿是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如果伊拉两人勿是在捣
糨糊，那么，去格种介有情调的地方做啥？”
“矮兄，再次请求，直奔主题。”
矮子打开放在上岛宽大沙发上的一只松

松垮垮的合成革包，从里面取出一只牛皮纸做
的大信封，他得意洋洋地一笑：“老熊，老古话
讲得好，捉贼捉赃、捉奸捉双。虽然倷矮子兄弟

呒没帮侬拍到两个人床上的照片，不过，靠侬
借把我的那只 *(+!((的长焦镜头，我还是拍
到了两个人在酒吧、咖啡馆甚至汏脚房里勿少
照片。还有，还有，老熊、老熊，这里有两人十次
幽会记录，全都一五一十地记录在案，时间、地
点、几点几分，清爽得呒没老肯啊……”

熊仁义忍不住伸手想拿那个牛皮纸信
封。
“慢、慢、慢，”矮子用手压住了

牛皮纸信封，放到自己脏兮兮的衣
裳上，“老熊，我先要将照相机跟长
焦镜头还侬了啊。”

熊仁义不看相机一眼，只是伸
出了自己保养得很好的右手。

矮子相当暧昧地笑笑：“老熊、
老熊，勿是我矮子摆飙劲，有些事体
老熊侬要帮我矮子有个确认。”
“确认什么？”“我卖力�？”“卖

力。”“到位�？”“到位。”“感动�？”
“绝对感动。”

熊仁义说着，从自己的 ,-棋盘
格皮包里拿出了一个红包，红包里
他放了两万人民币，这是他一个多
小时前用 ./00体香涂完身体后紧

接着做的一件事情。此刻，看着两眼一眨不眨
瞪着他的矮子，老熊有点语重心长的意思，
“矮兄，就像你所说的，我们相识 !*年，相知
也有许多年头，这份感情是一直在我们两人
心里头的。这次我托你做的事情，你不仅做得
认真、细致，而且做得到点、到位，我老熊十分
感动，真的十分感动。这个红包，是我老熊的
一点点意思，你千万要收下，我们来日方长、
后会有期。”
说着，熊仁义便将那个红包递给了矮子，

矮子假客气了一下后，连忙将红包塞进软不
拉塌的合成革包里。这边，熊仁义微微一笑，
便招呼着服务生买单。

启动奥迪 1'时，熊仁义看到矮子正在
那辆破烂不堪的助动车旁解开着铁链般的东
西，而当他将车子小心翼翼地开到金桥路上
时，通过后视镜，他又发现矮子正急急忙忙地
拆开了红包，矮子一定着急地想着里面人民
币的具体张数了。熊仁义的嘴边照例泛起了
一丝微笑，五秒钟后，他已经将矮子完全地忘
了，一干二净地忘了，因为此刻他的头脑里盘
旋的尽是另外一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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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与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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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听了，哈哈大笑起来。常力夫更着
急啦，依然板着脸说：“马书记，这可不是开玩
笑，这不是迷信，这可是科学呀，你不信也得
信！”“我知道是科学，可医生的话，你可不能
全信，信一半也就行了。”“咋么是信一半也就
行了？”“‘文革’中我血压高得不行，到医院去
看，医生一量，二话没说就给我开药。我问这
咋办？医生说咋办，你终身都得靠药物维持。
可我就是坚持不吃药，结果后来自己倒好了，
直到现在倒成了低血压了。”
这一回，轮到秘书长没词了，他急得直摇

头，说：“这，这，心脏咋能和血压相比呢？”马
文瑞笑了，态度严肃而又十分恳切地说：“力
夫同志，你和医生讲的都不无道理，我也知道
最好是住院治疗，可你也清楚，我们现在是三
个胖子一齐急着要进门，你说我这个省委第
一书记能不心急上火嘛？”
“哪三个胖子？他，他们再急也得一个一

个进来嘛。咋还能齐头并进？”
“哎，力夫，你说对了，我这些天就是在考

虑这个问题，有时候，真还得来个齐头并进。你
比如说，解决‘揭、批、查’补课，解放老干部；解
决全省经济布局与工农业内部结构调整；解决
革命老区人民吃饭、穿衣和致富问题，这三件
事，就好比三个胖子，你总不能把一项停下来，
等干完了一件再办另一件嘛。照毛主席的话
说，这就要求我们学会弹钢琴……”
这一回，秘书长完全无奈了。他知道，接

下来，这又成了研究工作了。
马文瑞主政陕西以来，心中装着的就是

以上三件大事。俗话说，三个胖子都要进门，
得一个一个来。可年近七旬的老人心里着急
呀。他恨不得一夜之间就把 %大目标全部实
现。他心里也明白，这也许是自己最后一次在
改革与发展的主干线上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机
会了，他得齐抓并进，不遗余力呀！于是人们
看见，省委第一书记办公室的灯光，总是每每
亮到深夜。他也感到很累，感到心力疲惫，感

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感到自己那饱经
磨难的心脏有些累的吃不消了。就像
一个发条上得过紧的钟表，走着走着，
就要停下来打盹停顿。他到医院检查，
医生结论是“心跳过缓，还有停跳的现
象”。医生还委婉地告诉他，这对老年
人是很危险的。有些类似的病人，睡着

了就永远不再醒来，建议他尽快安装心脏起
搏器，以防万一。安心脏起搏器需要住院，日
理万机的省委第一书记面对几千万人的一个
省，百废待举，正拉套上坡，他怎么能脱得了
身？马文瑞把诊断书悄然装在衣兜里，秘而不
宣。他仍然像以往一样夜以继日地工作。工作
千头万绪，他被惯性拖着，很快就忘记了自己
的疾病，忘记了生命的危险，特别是最近这一
阶段，他满脑子都装着老区人民的温饱和陕
北经济的振兴。
陕西是一个红色区域较大的省份。陕北

革命老区包括延安、榆林两个地区和旬邑、淳
化、彬县、耀县的部分地区，共 %& 个县2区3，
4&%万人口，总面积 )!$万平方公里。商洛革
命老区包括洛南、商南、丹凤、商州、山阳、镇
安、柞水等 *个县2市5，人口约 $#万，总面积
约 %万平方公里。在战争年代，老区人民养育
了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提供
了坚持长期斗争所需要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
力。新中国成立后，老区的建设事业有了很大
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但是由于这些地区大都地处边远山区，交通
不便，物质基础薄弱，科技教育落后，经济发
展较其他地区相对滞后，老区人民还没有从
根本上改变贫困状态。生长在陕北革命老区
并长期在那里从事过革命活动的马文瑞，对
老区人民有着特殊的感情。当他听到和看到
老区的发展现状时，内心非常不安。
早在 &)*6年 *月，马文瑞还在中央党校

主持工作时，就曾向刚任陕西省委第二书记
的王任重建议，向中央申请一笔专项资金，成
立个机构，专管老区扶贫建设。很快就担任了
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采纳了马文瑞的
这个建议。不久，中央决定每年拨出 $(((万
专款支援老区建设，陕西省委成立了陕北建
设委员会，王任重亲自兼任主任。马文瑞接任
省委第一书记后，也兼任陕北建委的主任，并
确定省革委会副主任谢怀德同志为常务副主
任，主持日常工作。


